
我们想要找到举起相

机记录身边美景、 拍下精
彩瞬间的你， 我们想要找
到提起笔杆写下身边趣

事、记录生活感悟的你，我
们更想找到泼墨挥毫、妙
笔生辉、丹青妙手的你。

如果你在摄影、写作、
书法、绘画等方面有兴趣，
欢迎投稿。书面稿请寄：龙
华路 1887 号 3 楼曹杨社
区晨报；

电子稿：
caoyang_home@12

6.com
—经录用， 我们将为您准
备—份小小的纪念品 ，领
取方式将通过邮箱、 电话
统一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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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杨路周到是新闻晨报

上海社区新媒体平台， 覆盖
曹杨、真如、万里等地区，向
您提供权威的政策咨询 、邻
里信息、好玩好吃、亲子教育
等周到服务。

想看如上内容， 扫一扫
二维码，关注“曹杨路周到”。

欢迎新闻爆料和各类投

稿。
联系方式：

caoyang_home@126.com
或“曹杨路周到”微信公众号

“老虎灶”里重温童年温暖记忆

【周到】

曹杨九村这家店开了 40年
不知在多少人头上“动过刀”

文 王美彪 哈啦哨

老虎灶坐东朝西，背靠曹杨浜，
在棠浦路桥（也就是红桥）和兰溪
路桥之间，对面是曹杨一村的三公
区，中间穿过的是花溪路。
我上小学时，每天上学放学都

要从老虎灶跟前走，彼时的老虎灶
都是水泥砌的，前头看着就像一只
蹲着的老虎，虎嘴里伸出水龙头，泡
开水自然就在那里。天长日久，老
虎的颜色变得暗黑，皮肤变得斑驳，
水滴老浸渍，又夹杂着泛黄，屋子里
灯光似乎从来就没豁亮过，所以谁
看谁都觉得很有故事在里头。
老虎灶门口总放着一把竹椅

子，很普通的那种，常年上头坐着个
老人，是老头还是老太，我已经忘记
了，负责收钱，我认为老人便是老虎
灶的掌柜。
老虎灶隔壁几米外，就是混堂

（上海话：即澡堂）。混堂只要开了
门，就会人流不断，每晚还都有些阿
飞（上海话：即街头混混）在那里抽
烟，吹牛，间或打架，甚而群殴。但

不管混堂那里多热闹，发生了什么，
老虎灶这头却总是安静，也从不见
人去捣乱。
蝉鸣树梢的时候，老虎灶前会

摆出几只方凳，搁一堆玻璃杯，分别
装着白开水、茶和酸梅汤，都是凉
的，玻璃杯上压着小块的玻璃板挡
灰。凉白开一分钱一杯，凉茶两分钱
一杯，酸梅汤五分钱一杯，比商店里
便宜一分钱，但不如商店里的冰。掌
柜的这么做，目的在于方便过路客，
也是惦记馋嘴孩子兜里的铜钿。
梧桐树彻底光秃以后，湿冷的

江南寒冬便来了。但只要经过老虎
灶，谁都感觉顿时暖和，较之往常更
乐意跟掌柜的打招呼。彼时，沪上差
不多年年冬天要下雪的，而且还蛮
大，我们也年年差不多可以打雪仗，
堆雪人。
曹杨一村的建筑是上海独一无

二的造型，虽然建于新中国初期，却
丝毫不见简约风格，倒是在某种内
蕴上悄然延续着民国年间沪上的民
居味道。因此，雪花飘天下的腊月
里，看着这些建筑、延伸到路尽头的

梧桐和背着书包追逐嬉戏的小朋
友，完全不会在乎年代的肃杀阴冷，
而漫漶着热气的老虎灶，在那飘天
下的雪花里，就像一位慈祥老者，用
眼神叮嘱我们：好好读书。
因为对老虎灶可能藏着的故事

实在好奇，某回，我们几个小朋友就
顺着曹杨浜的河沿蠕动，试图溜到
后门看个究竟。哪晓得，与所有开店
的一样，防护的围栏早就从岸上伸
到了水面，根本溜不进去。我们不甘
心，特意绕到浜对岸，结果除了矮墙
和矮墙外堆着的煤饼、木柴之类，啥
么子也看不见。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老虎灶

到底被拆除了，代之而起的是沿浜
辟出的大片绿地，生机盎然，可以惬
意漫步，却不能一再流连。
2008年谷雨时分，我在浙江的

南浔古镇拍摄故事片，需要老虎灶
作场景，然而遍访不得从前那种趴
着老虎的老虎灶，只有名字还叫老
虎灶的新式水房。
我晓得，那老虎灶里藏着的故

事我再也不会有机会晓得了。

文 曹格格

“噱头噱头，噱在头上。”上海人很注重仪
表，“噱头”这句上海话是最好的体现，“头势一
定要清爽！”如今，大街上各种各样的美容美发
店琳琅满目，但传统的老上海理发店已经凤毛麟
角。修面这项手艺，更是难寻。但在曹杨，有一家
开了 40年的国营理发店，里面的师傅至今仍然
保持着传统的手艺，更是有不少人专程驱车前
来，就是要来修一下面。

与曹杨九村同龄
走进九村理发店，两边各有 4 把椅子，几位

师傅正在忙碌，负责人老蔡坐在中间，桌上放着
一把有年头的算盘。
店内现在一共有 6 位师傅，平均年龄都在

60 岁以上，老蔡今年已经 65 岁了，是其中年纪
最大的。“这个理发店从曹杨九村建成就有了，
当时曹杨每个新村都有一家配套的国营理发店，
以前普陀区共有七八十家理发店，我们隶属普陀
服务公司，分长寿、中山北路、曹杨 3个支部。据
我所知，现在普陀还剩下 3 家国营理发店，曹杨
就只剩我们了，但这个地方 40年来没变过。”

修面是绝活
“修面这个活，现在外面的店基本都不做

的，只有我们这种老店才有。”老蔡回忆起自己
学艺时的情景，“我们那时候学徒要当 3 年，修
面是最难的，学到第 3年才能上手。因为修面刀
一定是特别锋利的，这样修面时才能让顾客舒
服。”修面刀是每位师傅各自的“宝贝”，除了使
用还要保养，所以上手前重要的一门课就是磨
刀。“一开始我们也只能拿一些坏的刀来练手，
因为刀如果磨得不好，很容易坏，一把上千块的
进口刀，可以跟我们一辈子。”
理发店早上 8 点半开门，有一位师傅会提

前 1 个小时到，他要把店里和工具都消毒、准
备好，同时要把热毛巾要用的蒸汽烧起来。
“有的人胡子硬，必须用热毛巾敷软，通常
60 度可以了，但我们都要达到 100 度烧开，
我们这行卫生是最讲究的。”店里的业务除
了理发修面，还有吹风和烫发。“以前美发协会
每年都会有大比武，我们都会参加，但现在他

们看不上我们这些老店了。”

不能关噢！ 不然我没地方剃头了
现在，店内的师傅平均每人每天要剃 17个

头左右，二月二“龙抬头”是一年中最忙的时候，
店内的客人会爆满。“以前春节前是生意最好的
时候，我还是学徒时，有一年的大年夜剃到第二
天 4点，睡了 2个小时就继续上班了。”今年的
疫情给理发店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但现在已经
恢复正常，因为来这里的大多都是熟客，中老年
人为主，很少有年轻人。“有些客人，以前我们是
帮他们爷爷奶奶剃头的。”
随着时代发展，周边的居民有的搬迁了，但

还是会特意到这里来剃头，老蔡说有从江桥过来
的，还有专门让儿子开车送来的。采访时，正好有
两位老客人，他们叮嘱老蔡说：“不好关的噢，关
了我没地方剃头了。”“我从天山过来的，他们这
里手艺好、放心。”老蔡直言他们也不想关，毕竟在
这里度过了自己的大半辈子，而且与客人们都熟

了，大家都是朋友了。“不少人每天来看看报，和我
们聊聊天，剃头5分钟，但是要坐上1个小时。”
早年前来拜师学艺的多，但是真能留下的少，

不少人都是学了3个月自己去“闯江湖”，老蔡眼
里这是“捣糨糊”，时间太短根本学不到什么。然
而现在已经没有人来拜师了，“我们不吃香了。”
老蔡的话语中透露着些许无奈，但只要在店里，与
同事、老朋友们一起聊聊玩玩，大家的心情都是愉
悦的。对于老蔡他们，这是一份一辈子的工作，而
对于客人们，这里都是信得过的朋友。


